参加杭州佛教清华培训班
刚晓

缘  起

佛教僧团的现实，从总体上来说，确实是不如人意的，这无庸讳言。而且，佛教僧众，尤其是各寺庙的执事，确实很忙，看起来他们比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忙得多了。整日里为大众服务，应酬放电，自我的提升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灵隐寺从2011年开始，每年都给执事们进行充电式培训，让执事们全脱产培训一段时间。第一年是在杭州（余杭陆羽山庄）培训的，因为就在杭州，所以寺庙里一有啥事，一个电话就把相关人员重新叫回寺庙了，这样就影响执事们培训，于是随后这几年都是把培训地放在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，北大、清华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，都是教育的圣地，还是很有感觉的。培训的规模，现在也是逐渐扩大，先是把这培训扩展到了杭州市属各寺院，今年更是扩展到了杭州的各区县，让各区县佛教协会负责人也参加培训。
前段时间某一天，我忽然听说杭州市佛协今年的培训已经过去了，我还以为是真的，到灵隐寺见到光泉法师就说了为啥今年的培训没有通知佛学院，他说是因为我培训不积极，没有参加过，于是今年到时间我自己就过来了。

简单的经过

十一月三十号的时候，隆增就给我打电话，说灵隐寺各位师父是一号早上六点钟就动身，我说既然是八点半的火车，为啥要这么早？他说因为人多，总是有人会拖拉不能准时的，所以得提前。这个呢，确实是古人说的，“宁带一营兵，不带一寺僧”，出家人确实这点儿极其不好，我很有体会，在佛学院我们是这样处理的：说八点出发，就八点出发，一定准时，谁没八点到，那就你自己打车子了，这车费是你自己出的。若你见车子走了就不去了，那么我们随后是会处理的，比如说灵隐寺的水陆法会，我就不报你的名字等。这法子是普铭法师教的。
隆增法师让我不要随灵隐寺师父，自己到火车东站，和大家会合。
十二月一号早上，做完早课我就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，拿了几件洗换的衣服立刻动身，这就七点了，用了五十多分钟到东站。我去取车票时，取不出来，于是打电话问隆增，他说票已经在他手里了，他在北口等我，东站那么大，我在南边儿，绕到北口挺远的，我就拿身份证先进候车室了。
G32次车，八点半发车，下午一点二十到北京南站。一下车，北京雾霾实在太大了，不过好象在半路上，山东、河北交界那一段儿比北京更加啥也看不见。到紫光国际交流中心安排住下后，我先把每天的功课——读一卷经读完。

十二月二号上午八点半，时间表上是八点半开始，结果实际上是八点五十左右方才开始。可能是投影没有准备好吧，实在等不及投影，五十也就开始了，先是光泉法师作了一个开班动员，而后杭州市宗教局唐明壮副局长作了个讲话，给大家了鼓励，也提了要求。随后就开始正式上课。上课的时候投影倒是准备好了。
第一次上课是廖可斌教授。廖可斌教授本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常务副院长，杭州佛学院举办第三届吴越佛教研讨会的时候，因为那次会议是我们和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共同承办的，韩国研究所隶属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，所以当时他给讲话的（当时人文学院的院长是金庸先生，实际上是廖教授主事）。现在廖教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。
廖教授的所讲，是《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》，廖教授从上古开始讲，夏、商、周，一直讲到隋唐，最后也没有讲完。说实在的，他所讲的内容，对我们阅读佛教文献，比如说僧传资料，中间提到的官员称谓，这是有帮助作用的。而且廖教授说了夏、商、周根本是同时并存的，不过是先夏作主导了、夏主当了头儿；商作了主导、商主当了头儿；周作了主导、周主当了头儿而已，这个让我一下子想到当时见到古代文献时的那些疑惑好象释然了。
还有，甲骨文是当时神圣的，这也很新鲜。我现在在学写毛笔字，就照着写甲骨文、金文，所以对甲骨文的说法很留心。
下午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冯海发局长讲解《十三五规划建议》。说实在的，对于政治文件啥的，我从来就没有留意过，来北京培训之前，刚参加了杭州市委统战部给我们组织的在杭州社会主义学院培训，在那里也讲了经济形势，但那里讲的是杭州、浙江的情况。
十三五规划，挺长的文件，用几句话就讲清楚了要点：十三五的主要任务是发展；具体怎么发展？五大理念——创新发展、协调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开放发展、共享发展；五大发展理念中，创新发展是核心。
关于创新我倒有个想法，其实坚持就是创新，不见得一定是玩新花样。前几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不折腾，中央政策绝对是有连续性的，不是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，现在的社会变化多快了～～做一件事儿，要是半年才能做成，就会想谁知道半年后会是啥样儿的情况（3号吴中海教授举的例子）。变化如此迅捷，正需要我们坚持，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大轴。

三号上午是北大软件微电子学院副院长吴忠海教授讲《大数据科学概述》，他给我们讲了大数据的知识，不过有点儿太学院了、太严谨了，科学家才需要那么严谨的，我们更适应的是大数据理念、互联网思维等等。吴教授给我们讲到雾霾其实很早就有，只不过现在人们把它给量化了，这就引起人们的关注，以前只是天气预报中的“有大雾”一句话而已，现在倒成了媒体关注的对象，他还讲到地震预报，其实背后的引起人心恐慌，影响社会稳定才更可怕。这说法极其有理。
下午是北大国家竞争力研究院院长郭云涛教授讲《国家竞争力提升》，郭教授是一位和蔼可敬的先生。他提到了国家竞争力的要素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制度、国防军事等等。其中说到制度，他对什么是好的制度的说法让人觉得很是亲切：能调动人的积极性、能使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。他还提到国民的共同认同体，这个说实在的极其重要，虽然这个认同体其实是头脑中构建出来的而已，但大家都认同了，这才能行。

四号上午由范一民居士讲《一带一路战略》，“一带一路”这个词，这几年听得实在是多，但它到底是在说什么，还真说不清楚。范居士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一带一路：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经中亚、西亚直到欧洲这一带，这是中国的陆路通道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，则是中国的海上通道。还介绍了为什么要有一带一路战略呢？中国的发展，引起了美国等的不安，美国就主导做出了TTIP、TPP，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给排除在世界格局之外。中国是咋落实一带一路战略了，亚投行是一个，高铁技术的成熟是一个等等。
范居士还讲到了不少小知识，比如说当时罗马帝国在中国古文献中叫大秦，现在土耳其那儿都是，这是西亚，东边儿有我们的秦帝国，原来当时的秦帝国是有世界性影响的。大秦和秦中间地段，是我们上合组织着力经营的地方、是我们一带一路战略努力经营的地方。
下午宗性法师过来讲“汉传佛教寺院型态及其教育功能”，这是很好的一堂课，我拟把这个给记录整理出来。

五号上午是四观书院王一副院长讲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力》，其中有几个很有意思的说法：
一，《易经》是中国文化的树根，主干是儒、释、道三家，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经脉，中医是中国文化的树皮。其他诸子是中国文化的树枝，而其花果叶则是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、茶道等等。把中国文化比成这样的一棵参天大树好玩儿的。
二，商朝时的人是崇拜神的，神掌握着人的吉凶祸福，所以我们要讨好神，于是祭祀它、贿赂它，就送上牛羊等牲畜，后来行贿的礼物越来越高档，于是就送人了，就把人当成祭品。到周朝时，《左传》中有“黄天无亲，惟德是辅”（这句是《左传》引《尚书》的），还有“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”，“祸福无门，惟人所召”（这句话后来被《太上感应篇》化用），这话重新定位了人与天、人与神、人与命运的关系，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，就把神给挂起来了，这就到了人本主义，所以把人当成祭品的“人牲”制度自然就废除了。人成了主体，那么礼乐制度自然就有了基础。西周时周公才制周礼。虽然东周时礼乐崩坏了，但礼乐的影响仍然是深远的。
三，我们从哪里来？生物意义上的演化，中国人敬祖宗。文化意义上的尊师重道、注重师承。
四，我是谁？也就是我们的存在方式是啥？这演化成了人生意义的实现。成为榜样。人本主义出来之后，神把挂了，只能在人中找，人就努力成为大家的榜样。孔子、诸葛亮、关羽、岳飞等，这些人虽然现实中间都很难说成功，但道德成了榜样。诸葛亮的世间功业比不上曹操，但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；关羽，他的义薄云天，岳飞的精忠报国等。
五，我们到哪里去？这是归宿问题。现实是有限的，必须得超越，哲学可以超越（儒家三不朽），文学艺术可以超越（小说人物可以做到现实人做不了的事儿，象孙悟空可以上天入地），宗教可以超越（道教可以成仙）。
下午是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刘威讲的《多角度看佛教现状》。他讲了三个层次，第一是当代佛教的盛景，以第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和第八次中国佛教讲经交流会为例，介绍了当下的佛教情况。他介绍中提到了一个宁乡大佛，99米的千手观音像，我竟然不知道。
第二，刘威秘书长分析了现在佛教面临的深层次问题：汉传佛教主要是被商业化；南传佛教当前主要是空寺、外僧入寺问题。以前老说南传佛教近一万出家人，今天刘秘书长说现在只二千，南传有1525座寺庙，已经有一半寺庙没有出家人了，泰国、缅甸有出家人过来住，有人已经在中国滞留了十年；藏传佛教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到内地传播。
第三，秘书长从佛教自身如何健康发展以及社会应该如何认识佛教、善待佛教两个方面谈了他的看法。

六号上午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倪建民先生讲《经略海洋与中国民族伟大复兴》，他讲了三点儿：一、什么是海洋。海洋是生命摇篮，是资源宝库，是交通命脉。二、为什么要经略海洋。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需要，国家发展的需要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。三、咋经略海洋。把握形势，确定目标，选好切入点。倪先生展开来讲，很有趣味。
下午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师曾志教授讲《新媒介赋权：时空、想象与救赎》，她讲的角度很是令人开眼界。

体会

这次培训结束了，我有一点儿体会：
一、不能与社会脱节。
我这里主要是说社会主流、政治思潮。比如说一带一路，我先前竟然根本不知道这个词到底指的是哪儿，只知道沿丝绸之路，而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从洛阳、西安出发往西，沿河西走廊，越葱岭……事实上现在说的一带一路范围比这大多了。还有“十三五规划”，也是先前一点儿也不知道的。
二、真的要注意，任何一位老师的所讲，都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。
我这个人，按心理学用语，叫“场独立”，不管做什么，一般都是单干，其实也知道该和大家交流，有些问题经常是因为自己钻入了尖而弯的角里而已，说不定一交流就突破了。知道这个理儿，但实在落实不了。这一次廖可斌教授说到夏、商、周三代其实是同时的，根本不象后来的朝代——宋灭了才有明、明亡了才有清。三代是部落联盟，秦后大一统是集权政治，其实是不同的性质。这说法让我一下解开了不少以前的疑惑。

建议

还有一个小建议：
一、学者讲课严谨有余而活泼不足，学究味有些浓了，中间讲抽象的概念、理论，这些对出家人来说，不用。
二、上课的老师要尽可能联系早些，让他们准备充分，有些老师幻灯片是去年的（从他们放出来的日期上能看出来）。
三、个别老师在讲的时候，论据是不准确的，比如说西太后挪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，这是史学界都知道的事实，是梁启超编造的故事而已。清宫档案现在是公开的，这根本不是事实。

最后，感谢灵隐寺、市佛教协会，组织这次培训活动。感谢给我们授课的各位老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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